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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香港
陈佐洱

! ! ! ! !"是非对错已被后来香港发生的许多重

大事件验证

说完之后，我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径直走
入店里准备好的嘉宾休息室。记者们只能在
休息室外拍照呼喊。我意气自如，充耳不闻噼
噼啪啪带着不停闪光的相机快门声以及呼唤
我出去答问的高声喊叫，只是和余先生等主
人、客人们谈笑风生，我努力平息着心中涌起
的阵阵风暴，一再对自己说“沉住气，要沉住
气！”我想起《三国演义》里诸葛孔明草船借箭
鼓声呐喊，箭如雨飞，而船舱内孔明却邀鲁肃
浅酌轻谈，淡定如常；鼓舞我的还有毛泽东
《水调歌头·游泳》里的两句词：“不管风吹浪
打，胜似闲庭信步。”
至今，我家里还摆放着一张当时在裕华

国货休息室里的留影，那一刻的笑容定格在
我人生巨浪的浪尖上，后来遇到再大的考验，
都可以轻松面对了。

!月 "#日，我去跑马地香港赛马会豪华的
董事会议大厅，出席中港两地官员第二次非正
式会晤。参与财政预算案编制后我才知道，作
为香港唯一合法的赌博机构“英皇御准香港赛
马会”是全港除政府以外最大的雇主、最大的
纳税人、最大的慈善家、全世界最富有的赛马
俱乐部。新华社香港分社把两地官员的非正式
会晤安排在这儿，似有增强中国承诺回归后保
持香港生活方式不变“马照跑，舞照跳，股照
炒”的意思吧？参与了香港财政预算案编制我
才知道，中国内地和香港两地同级官员的工资
差别大约是 !$倍。但是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
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气短，也没有去羡慕他们，
而是有一种“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信
念，一种与国家一起发愤图强的期待，只是想
着要把香港完整地收回来，交给祖国。
颇具戏剧性的是，会晤中我的坐席竟被

安在不久前被我当靶子打的港英社会福利署
长冼德勤附近，之间只隔一张椅子，又因此被
记者们包围。我趁机重申了两句话：跨越九七
的社会福利规划应该在中英联合联络组中进

行磋商；愿意听取英方的意见。
在香港这个快节奏、注意力

瞬息转换的大都市，再火爆的新闻
也难有持久的生命力。大约半个月
后，舆论对我的“情有独钟”渐渐
移散了。这的确是段不容易的日
子，我也曾为此付出一定代价。但

十几年过去，是非对错已被后来香港发生的许
多重大事件验证，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为香
港掌舵的特首董建华、特区财政司长曾荫权以
及后任梁锦松、唐英年等要员都曾动情地当面
感念我，在中英共同编制跨九七的财政预算案
时为香港的未来把住了关，他们都还记得并赞
赏当年“车毁人亡”那句警示。我说：“我真的希
望那仅仅是一句警示，甚至是说错的话。就当
作我敲了一回‘木鱼’吧。”

我心永恒的仍然是对最初信念的坚持，
对那些热情支持我度过那段时光的人们的怀
念。记得就在第 %次专家小组会议结束后返
回香港的航机上，我刚走进公务舱入座，后排
一位素不相识的先生走到我面前说，“你是陈
代表？在电视里常常见到你。你讲得好，尤其
这次讲彭定康开车要‘车毁人亡’讲得好！我
们香港市民支持你！”
回到香港不久，有一次搭计程车去办公

室。司机从后视镜里认出了我，先是惊喜、后
是激动地说：“陈代表，你说得好！英国佬想在
走之前把钱用光，你可要为香港‘看住这笔数’
呀。我们信你！”车到华润大厦，他不收我车费，
但禁不住我坚持要付，就掏出一个本子，让我
签上名留念。我还曾收到由新华社香港分社、
文汇报、大公报等机构转来的好些具名、不具
名的香港市民支持信，其中一封落款为“一位
保障人员上”的信中写道“先生所言‘车毁人
亡’一矢中的”，“现在福利开支之雪球已越滚
越大。英政府是刻意留下此一大包袱给特区政
府。若将来特区政府缩减开支，便会民怨民愤，
危险！危险！”我还记得国港办鲁平主任、新华
社香港分社张浚生副社长在我承受巨大社会
压力甚至来自内部的一些误解时，公开表态支
持我。我还记得香港友好协进会的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以及香港商界、专业界的朋友们用各
种不同方式对我表达的理解和支持。
谢谢你们所有的人，我们相知多年，或仅

有一面之缘，又或至今尚未谋面，但你们送来
的温暖我都会永存在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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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春出的大批判专栏一贴出来，马上就
赢得了过往干部群众的一致喝彩，来公社开
会的大队干部纷纷询问是谁出的，都邀请书
春给他们也出一期。

公社领导却不给机会，党委书记、革委会
主任老周叫书春再接再厉好好美化一下公社
办事处的政治环境，尤其几个会议室
里，布置一些毛主席的诗词和伟大祖
国的壮丽河山。书春建议公社戏院经
常召开三级干部大会，舞台上是不是
挂一幅毛主席油画像？老周一听连连
说好，你就定定心心地给我画上半年，
公社按泥匠木匠的标准付你工钱。

然而书春刚刚给公社大会议室
画好一幅六尺整张的《江山如此多
娇》中国画，就有人把检举信写到了
县里，说堡东公社领导阶级斗争的观
念十分淡薄，竟然重用特务子女负责
公社的宣传工作。县革委领导看了十
分重视，专门派人下来调查。
在堡东公社党委会的扩大会上，

老唐一听县里干部定的调子，就连忙
跑到毛主席的像下面深深地鞠了一
躬，然后十分沉痛地说：“唐欣华向伟大领袖
毛主席请罪，听了推荐没作调查摸底就冒冒
失失地把李书春借到公社。我要斗私批修在
灵魂深处闹革命，今后坚决绷紧阶级斗争这
根主弦。”

县里来的干部请石书记谈谈李书春的
情况，石书记坦然地迎着他的目光说：“我去
永安大队蹲点跟小李同吃同住了七个多月，
可以十分负责任地说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知识青年。小李身体瘦弱患有胃病，可是他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但天天坚持出工，而
且夜工早工都一个不歇，挑稻挑到一头晕倒
在稻田里。他的父亲确实因为特务嫌疑关在
牛棚里，审查了两年至今还没能得出结论。我
认为发挥他的一技之长为革命工作做点贡
献，这是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毛主席一直强
调重在表现。”
县里来的干部盯着石书记说：“连三岁小

孩也都知道，要想得到你石为民好感，必须把
自己伪装起来。那么多的贫下中农子女不去
推荐，偏要推荐一个特务子女，你怎么解释？”
石书记迎着他的目光反问：“那你讲讲堡东公

社哪个贫下中农子女比小李更有文艺才能？”
见县里来的干部瞪着眼睛答不上来，石

书记便对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
没有发言权，你是否先到小李的生产队听听
贫下中农的评价，然后再开这个会议？连那封
匿名信也讲不出小李有什么问题，县里应该
相信我们基层领导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水平。”

会议顿时陷入了僵局。一把手老
周便出来调节：“要说出身嘛周总理等
不少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不是红色家庭
出身的子女。要说表现嘛小李同志借
到公社也有一个多月了，大家联系实
际具体谈谈他的表现，畅所欲言。”

分管组织的老顾便干咳一声清
了清嗓子率先发言：“伟大领袖毛主
席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我看李书春
这个知识青年表现不错，天天加班加
点吃苦耐劳，各方面的能力又很突
出，应该发挥他的长处为党服务。”

武装部长老张紧接着说：“党的
政策重在表现，我看李书春的父亲就
算真是特务分子，他也可以培养成为
可教育好子女的典型。”

革委会副主任、五十年代的全国
劳动模范陈三郎朝县里干部大大咧咧地说：“照
我看那个写信人是心术不正搞阴谋诡计，为什
么不向周书记反映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呢？偏
偏要告到县革委去！还有没有组织纪律组织原
则？都像他这样你们县革委还忙得过来吗？”
老周举眼瞅着老唐，老唐便垂下了头结

结巴巴地说：“我是新干部政策水平还不能和
老同志比，今后一定好好向老同志学习。”
老周让其他几个都发表了意见，然后举

起茶杯喝了口白开水不急不慢地进行总结：
“大家都联系实际发表了意见，这个会议开得
及时开得很好！既坚持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政
策，保护了一个有才华的知识青年的政治生
命，又提高了大家实践党的给出路政策的深
刻认识。希望县里的同志回去后如实地向县
革委领导汇报一下，我们也会以会议纪要的
形式向县革委专报。”
就这样石书记和老周一刚一柔，不但挡回

了县里来的钦差大臣，而且把书春公开推上了
公社舞台，使他如愿以偿地凭着自己的真才实
学破土而出拔节长高，垄断了全公社的美术工
作，成了堡东公社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


